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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一元是南山公安分局粤海派出所的四级

警长。

相见，落座。还没说话，他就从包里掏出一个

大本，像老农拿出自家园里摘的果，眯起两眼看

我。潜台词还用说吗，脆，甜！没打药！

我一抬眼，立马被吸，哎哟喂，封面大字赫

然——《伏击队抓获嫌疑人情况登记表》。

伏击队？！

对，伏击队。他回答了我的惊讶。李老师，这

样叫我们这支队伍的，粤海派出所是独一份儿，

起码也是我们先叫起来的！我们的活儿就是抓坏

人，说土点儿是采购坏人。跟踪、追击、抓捕。偷盗

抢的撞上我们，算他瞎眼！本上密密麻麻记的就

是这些货。得，您挺忙的，我也不扯闲篇儿了，讲

几件真格的——

当年，伏击队刚开张，买卖就来了。

这天一大早，在辖区卖烟酒的老刘跑来报

案，说被人敲诈了5000块，还抢走两瓶酒。

这还得了，大白天的，玩黑社会啊！

我问怎么回事？

老刘的眉头拧成个包子，我撞到鬼了！起

床刚开门，来了个买烟的，小平头，买了一条

中华就走。我才说开张见喜，嘴还没合上，他

又回来了，说老板你这烟是假的。我说不可

能。他说你嘴好硬啊，还想不想开店了？说

完，把手袖一拉，好嘛，蹿出一条蛇来，把我

吓个半死，抬手就挡，半天也没咬着我。再一

看，原来那蛇是文身，一胳膊全是！他说，我

叫阿龙，在这边儿混的，烟草局里有我弟兄，

信不信我现在一个电话就叫他们来抄店抓人？

我说你胳膊上有蛇，你厉害，你想怎么办？他

说怎么办，拿钱办。开始说一万，我说拿不

起。又改5000，说再拿两瓶酒，五粮液！他拿

了钱又拿了酒，临走还说你再卖假烟我要你的

命！

我问老刘，他怎么来的？

开车来的。

车牌记得吗？

就记得前面有个粤S。

我把手机号留给老刘，说也许这鬼东西还

会来，一有动静你就叫我。你老乡有事也叫我。

老刘是江西人，老乡都在这一带卖烟酒。

除了本地潮汕人，烟酒店基本是他们开的。

我回到所里，调出监控天眼。人眼有限，

天眼无限，大街小巷的监控，都是我们的伏击

队，向科技要警力是我们深圳警察的法宝。别

说天眼，当下招多啦，警务云终端，人脸识

别，招招制敌。这不，我一上天眼，就在老刘

被敲诈的时间段排查出一辆银灰色的比亚迪，

车牌前面正是粤 S。不用查，车牌肯定是假

的。干这一票的，没挂真牌的。当然，还是查

了车管系统，结论就甭说了，废唾沫。车牌虽

假，车是真的，四个轱辘跑起来像飞。但再

飞，也逃不出天眼。孙猴子能不？跑到天边撒

泡尿，还是尿到了如来佛手里。这辆比亚迪很

勤快啊，常常早晨6点多就从东莞一路杀来深

圳，晚上8点多又杀回去。真是无利不起早，

捡钱猛弯腰。当然，也有时得手后就杀回去的。

我再排查近期警情，福田，南山，宝安，

都有烟酒店被敲诈。猖獗！

有了目标，我们就设点儿守候。

起早睡晚没黑白。

守了三天，没动静。

第四天中午，老刘突然来电，说姚警官不

好了，我的老乡又给他搞了一单！在哪儿？在

福田。福田什么地方？竹子林。

竹子林我很熟，就在警校旁边。这些家伙

得手后想回东莞，只有上高速最快。我当即带

了三辆车上高速。一上，就发现了比亚迪。

车里一共四个人，开车的正是小平头。

比亚迪时快时慢。快的时候140，慢的时

候八九十。我们三辆车拉开距离，轮替交换着

跟。通常，犯罪分子作案时最扎惊，得手后大放

松。你不用担心他会发现你，跟得近点儿没关系，

他不知道你。但是不能轻意动他。要动，就得掐住

他死穴。

跟到半路，看比亚迪开得慢了，弟兄们说，干

吧！

我说，不行，这不是拍电影，高速路上一旦撞

起来不得了，不能玩悬的。

那啥时候干？

这屌丝早晚要下收费站，最佳时机在那儿！

我当即联系另一辆车上的兄弟，你车技好，

比亚迪下收费站时，你看准他们在哪个口买单，

插过去，我从后边堵！

收到！

不多时，厚街出口到了。比亚迪尾灯闪起，要

下高速了。

兄弟，注意了！

我话音刚落，只见比亚迪离开主道，迅速向

最左边的通道驶去，眼看与前车只有30米间距，

我的好兄弟方向一打，油门一轰，箭似的从侧面

冲过去，比亚迪一愣，我们的车就插进前面去了。

车头刚打正，车就停了下来。时机掐得真准！超早

了怕比亚迪突然变道，超晚了插不进去。

我们的车插进去就不动了，好像手潮熄火

了。

这是我们的战术，目的是迫使对方下车。

果然，小平头沉不住气了，一拉车门下来，嘴

里叫着，会不会开啊？啊字没收声，后脑壳就被枪

顶住了。

我说，不会开能插队吗？别动！

小平头没动。

前车的兄弟也下来了，迎着他走过去。

前后四把枪，比什么都好使。

车里其他三个家伙都老实了。烟、酒、现金，

赃物俱全。

深圳的十几宗敲诈勒索都是他们干的。他们

分工明确，一人下车作案，其他躲在车里。一旦发

生争吵，车里的就一拥而上。他们人多势众，往往

得手。

把他们带回所里，我还没顾上打开本登记，

收废品的吴大爷就找上门了。他扛了一个大口

袋，吭哧吭哧的直不起腰。

我急忙迎上去，大爷，您这是……

他话没出口先掉泪，我，我被人骗了！

啊？咋回事？

中午来了一辆车，下来个络腮胡，问有铜线

要不要，我说要。他打开车门让我看。车里有三个

人，脚下放个大口袋。其中一个打开口袋，我一

看，当真，大团大团的黄铜线。我说你要多少钱？

络腮胡说你给多少钱？我拿眼一估，又拎了拎，百

十斤是有的，给他4000我还有利，就说了个价，

他又还了个价，最后说好3800成交。我给他数

钱，车上的人就把口袋用绳扎紧提下来。我把钱

给了络腮胡，他接过来就上车了。车开走了，我拎

口袋回屋，一拎，不对，重是重，怎么会响？解开绳

子一看……

吴大爷说着，打开口袋，哎哟喂，一口袋砖头

瓦块！

我心里一紧，这帮家伙，连收破烂的都骗！

大爷，您记下车牌了吗？

我没记，旁人记下了。

吴大爷说着，掏出个纸片儿给我，上面有个

车牌号。

我马上求助天眼。因为案发时间短，很快就

找到了车，是辆金杯。我在天眼里追踪，哎哟，这

辆车跑得也是蛮勤快，脚打屁股蛋儿。每天早上

6点多就出来作案了，天黑才收工。

掌据了轨迹就好设伏。

我们头天设伏，第二天就捞到了。开车跟上！

没想到，快进城中村时，金杯三转两转，跟丢

了！

这咋办？

我说，下车找！

我们停下车，两人一组，分头进村找。

找来找去，找到天黑了，突然，我在一个小巷

巷里发现了这辆金杯。巧的是，发现的时候，车里

还下来一个人，正是吴大爷形容的络腮胡！同组

的兄弟上去就要抓，我一把拦住，等等！再看看！

再看看，车里也没下来人了。

其他三个呢？

很显然，早下车进村了。

也许，络腮胡是最后一个下来的。或者，他们

一块儿下来后，络腮胡又回来拿什么东西。总之，

眼前只有一车一人。

同来的兄弟又急了，抓吧！

我摇摇头，这伙人最少是四个，说不定还更

多。现在抓只能抓一个，其他几个在哪儿不知道。

他们在暗处，万一惊动了，跑了，再想抓就难了。

再说，抓到络腮胡，也不一定能撬开他的嘴。这些

家伙很狡猾，说不定没住在一起，作案时才凑一

块儿。村子这么大，又这么乱，抓全了不易。

那咋办？

伏击！谁让咱们叫伏击队呢？

就这样，我们没动手，守住出村的几个路口，

一守就是三天。

第四天，这帮家伙又出动了。一看，车牌也换

了。

换什么也没用，我们是如来佛！

你猜怎么着？一车抓了六个，一锅端！

刚打掉这两个团伙，买卖又来了。什么事？盗

窃山地车！最多的时候一天七八辆。刮风似的，眨

眼就没。山地车很贵，好的上万，便宜的也要四五

千。失主急得跳脚。

我们通过视频监控，发现了一个团伙，六个

人。他们看好一辆车，连锁都不撬，围过去直接抬

起来就走。轱辘离地一寸，远看好像推着自己的

车，边走边说笑，装得比像还像。我心说，千里无

轻担，看你们能走多远！结果，跟了几百米，只见

路边停着一辆面包车，也是金杯。几个家伙来到

车前，合力一抬，山地就进了金杯。车门一关，溜

了！怪不得偷起来一阵风，原来如此！好在车牌照

得很清楚。一查，套牌。好啊，跟我玩这套！监控天

眼岂能放过你！

我们反复搜看监控，很快就门儿清了。这帮

家伙，每天天亮就出动，泥岗村、西村、北村，一路

杀来南山。好，老套路，守株待兔！当时，队里活儿

多人手紧，我就带上三个兄弟埋伏在他们的必经

之路。

第一天没守到。再守！

第二天还没守到。再守！

风是干粮雨是茶，坚持。

第三天早上6点多，来了！他们开着金杯由

东往西，一路走一路偷，两个多小时就偷满一车。

我开着丰田大霸王，带着兄弟们紧随其后，看所

偷案值够他们喝一壶了，就准备收网。这时，金杯

还在往前开，兄弟们说，冲过去别住它！我说，不

行，我们一动，他们很可能拿车撞我们，为这几个

小贼鱼死网破不值得。再说，我们是四个，他们是

六个，四比六，力量悬殊。再等等！

其实，当他们下车偷的时候，我没让抓，也是

这个道理。四比六，一抓，他们来个鸟兽散，抓不

全。别说四比六，十比六也难。一追一跑，让来往

的车一撞，全瞎！抓捕一定要选好时机，时机不成

熟决不动手。当然，不能跟丢了，也不能让对方发

现。晚上可以跟近点儿，现场乱的时候可以跟近

点儿。有时候要侧面跟，总在屁股后面容易被发

现。还要多带两件衣服，换一下，对方就可能认不

出你。这都是我们的招。

这时，只见金杯开到了十字路口，刚要过，红

灯亮了，车停了。

我一看，时机来了！完美！

金杯里坐满了人，本来就开不快，大霸王超

它跟玩儿似的。

我说，开练！

一脚油门，大霸王轰的一声，打左又拐右，像

一堵墙，瞬间横在金杯前。

金杯连车带人都愣了。

大霸王车门一开，冲下猛虎，按我事先布置

的，冲在最前面的兄弟举起警棍，啪啪啪，几下子

就把驾驶室的玻璃砸烂，一拉车门，把开车的拽

下来，反手拔掉油门钥匙。我和其他兄弟扑上去，

顶住车门，砸开玻璃，把催泪器往里一插，喷！

一人两支催泪器，扑扑扑，狂喷！

车里昏天黑地嗷嗷乱叫。

兄弟们问我，进去拖吗？

我说，等等，再闷会儿！

兄弟们都乐了。

乐归乐，闷归闷。

闷了几分钟，一开车门，好家伙，烂泥一堆。

鼻涕口水，眼歪嘴斜。拉出一个铐一个，个个面条

儿似的。

再往车里一看，妈耶，码了七八辆车不说，还

竖着六根大木棒，根根碗口粗！

这是准备玩命的！

初战告捷，我们一鼓作气，又接连抓了几个

盗车团伙。盗车贼一般都是团伙，也有独狼，单个

干。卷毛就是这样的。

卷毛是个老手，几次从我们眼皮底下溜掉。

这天中午，我们又盯上了他。他在南山书城后面，

瞄上一辆漂亮的山地车。我坐在监控室指挥，现

场埋伏了几个兄弟。只见卷毛瞄上这辆车后，伸

手拍拍，又低头看看，没动。对付这样的老手，必

须要人赃俱获。如果抓不到现形，处理起来会很

麻烦。他满嘴跑火车，搞得你没招。得了，他不动，

我也不动，就在监控室里盯着他。

当时，是中午12点多，我觉得这家伙白天不

会动手，说不定要等到天黑。没辙，只能跟他耗。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他惦记了就好，总会下手

的。耗起来！

哎哟喂，想不到这一耗没边儿啦，卷毛像成心

考验我，他离开车，走到路边的凳子旁，身子一仰，

睡了！好嘛，几百年没睡了，一睡就睡到了天黑。睡

觉也传染啊，害得我好几次差点儿跟他一块儿闭

眼。埋伏的兄弟们也吃尽了苦头。天黑了，他醒了。

不是自然醒，是被吵醒了。附近一家商场搞促销，

搭个台子演节目，大喇叭叫得发疯。他爬起来看看

车还在，就朝车走去。我以为他要下手了，心说谢

天谢地，可熬出头了。谁知这家伙走了两步，又停

下来，文艺细胞被大喇叭激活，竟然扭过头跑去看

节目了！妈耶，可别看上瘾，忘了主业啊，那可把我

们害惨了。心里正打鼓，忽见他傻看了一会儿节

目，脑瓜又转回来看那辆车。哎哟，还有救！台上的

靓女在走秀，歌手扭着屁股唱，我的心里只有你没

有他，卷毛的心里谁都没有只有车。

行，只要你回头看就行，我们这一天就没白

耗。

这时，天黑透了。卷毛动作了。他走过来，把

车搬起来挪了两三米。我用对讲机跟兄弟们说，

注意，他要动手！

兄弟们顿时来了劲，个个像活神仙。

可是，想不到，卷毛把车挪了个地方，扭头又

去看节目了。

这死东西！

没辙，再等！

不一会儿，他又回来了。左看右看，认定安全

了，果断掏出工具，手一晃，车锁就被拿下。绝了！

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敢相信。我刚要喊兄弟们，

突然，他扔下工具，拔腿就跑，像疯了一样，转眼

消失在夜色中。

啊？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车主回来了？还是他发觉有人埋伏？

我定睛看去，四下无人。

埋伏的兄弟们也纹丝未动。

他这是火力侦察！

兄弟们一看他跑了，说，追吧！

我说，别理他！

我相信自己的判断，也是让这帮贼教的，跟

他们交手次数多了，脑壳里的水分就挤干了。现

在抓卷毛不是时候，就算抓住了，他一没赃车，二

没工具，难办！

我对兄弟们说，沉住气，他会回来的。

就这样，又守了一个多小时，卷毛果然回来

了。是从逃跑的相反方向摸回来的，你说他有多

贼吧。他一回来就直奔那辆山地车，骑上就走。我

一声令下，兄弟们从四面八方冲出来。他一看不

好，扔下车就跑。他跑，我们就追。追出几百米，他

一屁股坐在地上说，我跑不动了，服了你们了！

讲到这儿，姚一元笑起来。眼神里还上演着

那场捉贼的戏。

这时，他的手机突然响了。他一听，脸沉下

来。

李老师，对不起，又来报案的了，我得回队。

我说，别急，咱俩加个微信好联系，你的故事

我还没听够。

行啊，回头再讲。来，您扫我！

我拿手机一扫他的二维码，乐了。

为啥？

他的微信名儿叫——

黑猫警长！

黑猫警长黑猫警长
□□李李 迪迪

■■我之见我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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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8年，我作为军旅作家已在文

学创作的路上走了十多年。回头看，个人

的经历和阅历远比读完一个图书馆的书

重要，有些东西是要靠身体力行而不是仅

仅用脑子去感受的。所以，好的作品必须

首先来源于生活，然后才能高于生活。想

想那些真正的军人们，让人无不满含热

泪，忍不住用文字对他们深情推举与回

望，歌颂他们赤诚的家国情怀。

身为军旅作家，需要跟这块土地上这

个民族的历史和思想融合，进而实现自

身的升华。因为作家不是单一的人，而是

属于一个群体。军旅作家是万千官兵生存

状态、思想观念的采访者，所以，我的一

切努力，就是把自己的思维变得丰富起

来，把自己的厚度增加，然后把握机遇

厚积薄发。

一名老兵，一名作家，无论是面对大

众还是孑然独处，都会用浓烈的笔墨去渲

染自己对军队的热爱，究其根源还是因为

信仰，因为对军旅岁月的珍惜。从入伍的

那一天起，军人就被教导“枪是第二生

命”，务必时刻与枪相依为命。而我本人，

手中的笔就是枪，靠文字激情飞扬在社会

的大舞台上，用文字去为无数次浴火重生

的人民军队歌唱。

我一直认为，文字比语言更容易走进

人们的内心。在语言交流中，人们往往会

受到外界的干扰而违背自己的本意，有时

甚至不得不掩饰和伪装。而文字不同，她

比语言更真实。人在写作的时候，其实是

与自己对话，一支笔总是自然而然地流露

着此时此刻的真实想法，剖析着自己的内

心。所以，作家梁晓声说：“文字是有温度

的。”文字点亮了我的生命，我愿意用文字

来燃烧我的生命，来温暖人心。

有媒体惊讶于我作为一名作家，转

身又跨界成为一名理论研究者，涉猎南

海、外军装备与技术开发等问题。其实，

我骨子里还是一名作家，只是一个个全新

的领域会让人变得更加朝气蓬勃，更加豁

达睿智。

这两年间，我的文字聚焦于军人、运

动员等，无非是想传达这样一种声音：任

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是在承先启后、

继往开来中走到今天的，当代中国思想文

化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

认识今天的中国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

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

壤。而体育运动员和军人之间，天生就有

一种亲情血缘，相互影响和促进。军事和

体育最大的共同点是，都需要英勇顽强的

拼搏精神，都需要默默付出的奉献精神，

都需要不断努力培塑为国争光的精气神。

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那样：“一个没有

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

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

前年开始研究南海问题，到今年的外

军装备与技术开发等等，都奔着战争而

去，因为战争本就具有跨界性，这也正

是战争魅力之所在。作为军旅作家，没

有理由不去关注战争，特别是战争中的

集体与个体，没有理由不去思考国家与

民族，甚至全人类的命运。两部作品《木兰

兵棋》和《培育联合文化——走向世界一

流军队的战略选择》先后出版，有“铁

马秋风、战地黄花、楼船夜雪、边关冷

月”之感，这样的付出希望呼唤起黎明

之光、中国之光。有责任和有担当的军

旅作家，就要有勇往直前、所向披靡的

战斗精神，让每一个文字都在硝烟弥漫间

成为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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